
10版
2020年8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 魏振强 E—mail:oldbrook@126.com月光城

小时候，我家对面大院是供销
社食品厂。院子里有很多大缸，上
面有盖，里面盛放有酿造的酱油，有
腌制的酱菜，供销社门市部零售的
酱油、酱菜均来自这里。天晴的时
候把大缸上的盖子挪开晒酱，越晒
颜色越深，成色越好。每见食品厂
师傅手持苍蝇拍穿梭在大酱缸之
间，我心里就响起戏剧“咚锵咚锵咚
咚锵”的鼓点。

平时，食品厂以加工糕点为
主，糕点房内设一张很长很宽的
案板，两个老年男性师傅头戴白
圆顶帽子，身系白围裙，面对面坐
在高脚凳上，手上花样百出：揉搓
捏包卷抻切削，做出各种糕点，有
酥糖、桂花糕、京枣果、鸡蛋糕、饼
干，还有时令点心，像绿豆糕、蜜
饯糕、月饼等等。浓郁的香味穿
过大院向四周散开，吸引着住在
附近的小孩，我们总是喜欢逗留
在糕点房门外，不时探头探脑
向里张望，下意识吮吸香味，无
顾忌地咽口水。

成品的糕点包装后码放在案
板上，像一座小山，随后送到门市
部零售。我亲眼见过两个小青年
打赌能吃下多少块鸡蛋糕。门市
部柜台木板上一层油纸一层蛋
糕，个个焦黄油亮松软，谁见了都

想赢这场赌。
食品厂夏季主要做冰棍，生

意特别忙，要供应门市部零售，还
有小城散落各处背着木箱叫卖的
小商贩集中来批发，所以食品厂
阶段性的人手不够时，会招几个
待业青年做暑期工。

我们家熟人的女儿暑假也到
食品厂做冰棍，她，叫季芳，大约十
七八岁，待业青年。我时年近十岁，
暑期在家有大把无聊的时间无法打
发，有时在家门口玩玩，经常看见对
面院子午后有一拨人排队背着小木
箱批发冰棒。小木箱很简易，正正
方方的箱体刷一层未抹匀的白漆露
出了木纹，正面印有两个红色大字：
冰棒。木箱上盖着厚棉絮，箱体两
侧连接着单肩宽带，背着的时候，
身体不自觉往前倾。

冰棒几十根、几十根从冷库
发出的时候，冒出冷气，季芳忙进
忙出，一眼瞄见我在对面家门口，
向我招招手示意过去，看我并没
走向她，季芳会连忙小跑着送上
两根冒着丝丝冷气的赤豆冰棒，

给我和妹妹吃。
季芳第三次又给我送冰棒，

我父母知道了，就特意对季芳说，
你不要经常拿冰棒给她们吃，这
样师傅会说你的，对你印象不
好。季芳说我们每天下班每人都
会发十根，我给的是我份内的。
此后，每到我和妹妹午休起床，父
母都给钱让我们自己到小街上买
冰棒解馋。我有时到水炉打水时
的零钱，父母忘记要，我也佯装健
忘，这点小资金我偶尔会开小灶，
悄悄买根冰棒犒劳自己，当然是
躲着妹妹。

自从父母让季芳不要给我们
送冰棒，我也就没故意在大门前
晃来晃去，实在惦记着对面的时
候，我就在自家门缝看对面的院
子，等着季芳进出忙碌的时候朝
我家这边有意无意地看一眼，哈
哈，她果然又会送来冰棒。

季芳今年应该近六十了，在
这夏季的夜晚，我突然想起这段
爽意的往事。不知她可好？祝季
芳，四季久远，芳菲菲弥彰。

季 芳
许静

每天都在期待，每天都是好日子。
比如：阳光铺开，有着丝绸般的温存。
比如花朵，似乎都长满心思，也饱含仙

气，活得异常滋润，像是女儿，你怎么看怎么
喜欢。

这些花朵，当你叫出它们妖精般的名字
时，还会安排更多的妖精一起喊叫，它们几乎
都像是沉醉，经常是魂不守舍，像是内心起
火。

它们没说一句话，也会应答者众。
花朵澎湃、喧响，自己升华的同时，享受

着自己的身世。
有的花朵也有点羞涩，怕被看见却又不

断放出火焰。
有的花朵甚至可以瓦解时间，并抵抗住

所有的饥渴与寂寞。
在乡下，正是这些精灵，一遍遍芳香我，

诱惑我，让我一次次地从人间消失，又一次次
地在人间重生，或复活。对我而言，从没有一
朵花是多余的，这至纯至美的事物，只一朵，
便可将我完整地包容。

失意的时候，总会有一朵无比新鲜、芬芳
的花朵在我身体内外轻轻绽放。

尤其是在春天，我往往走得很慢，风将蝶
翅吹软，这时，一朵花唇角轻扬，给出它眉间
恰到好处的甜，这时，我身后漫山遍野都是闪
光的欢喜。

不止是花朵，乡下随便一个点缀，就是一
幅画卷，比如：屋后几竿翠竹，栉风沐雨；窗下
一丛小花，招蜂引蝶；篱前一个羞涩的女人，
人面桃花。

再比如：一条小河，一湾小小的荡漾，饱
含对人类无微不至的关怀；草木是那种无所
顾忌的绿；风随意触动某个音符，都会惊起一
只鸟雀的耳朵。

在乡下，最美妙的姿势就是俯下身来，你
可以和一支断折的草茎交换姓名；可以把脚
下方寸皲裂的小坷垃认成泥泞的故乡；可以
怂恿一滴清心寡欲的露水，有了蔚蓝、无垠的
妄想；你可以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只斑斓的瓢
虫，背负着朝生暮死的王朝而不知下落；你也
可以在磅礴的暮色里，成全自己卑微的忘情。

在野地，你还可以喊一嗓子风，风就抽打
每一根肋骨；再看一眼菜花，整个春天就纷至
沓来；你可以做一只蝴蝶的情人，有着一触即
伤的浪漫。

风，总是一言难尽。
我，一个春天的怀抱者，因为身边的春

风，像是鼓舞，开始生出斑斓的翅膀。
风让河流也变得一言难尽，尤其是波浪，

多出些欢腾，还有那些安静的树木，在阳光下
一点都不安分。

河流喜欢绕弯来表达自己，树木喜欢摇
摆来演出自己。

一个人无事，我就顺着风，自言自语，头
顶上是蓝天，还有几朵白云，那一匹匹白马似
乎都可以牵出来，这让我不得不兴奋。

我兴奋的身体踩踏着草叶也兴奋的身
体，还有许多正待出发的身体，都像是被什么
啃咬着，都是百感交集，都要投靠春风，都要
交给春风。

是风，把我们对美的见识提高到了无话
可说的痴迷之中。

有风，河水新生几道鳞尾；有风，阳光多
出几缕芬芳。

有风，我们从体内到体外，哪里都好
一些。

乡下尽是好日子，取之不尽也用之不
竭。乡下，所有的好日子都会接踵而至，所
有怡心的地方，似乎让每个人都被赋予口吐
莲花的魔力。

乡下尽是好日子
司舜

穿过天井看到的一块天空有
白云来去，大太阳下，万物喧哗似
又无声，猪圈边紫色的扁豆花满
架。梅雨的痕迹却还在，堂轩的地
上有青苔色，汩汩地吐着凉气，有
小狗贪凉就地卧在那里。

大嫂在地里除草扯蒿子，二
嫂在山里打山核桃。

我们去菜园地里摘菜。一天
一地的太阳，似乎有风，却看不
到，融在了阳光里，阳光亮亮的，
却一下就轻了，清了。菜园在屋
对面的山包上，沿着小路往上，一
个竹篱笆隔着。篱笆里全是菜
地，玉米地、辣椒地、红薯地、五月
梅地、豇豆地，扁豆地，往上又往
下的一个山包包，被菜地覆盖得
密密的山包包。山包包高，无遮
无拦，看得到远处的山峦起伏，看
得到眼底的沟壑纵横，一层一层
的山脉外扩蜿蜒至无边无涯处，
仿佛乾坤初开。阳光里闪闪的绿
着亮着，阔大的云影投在山体，半
山都是阴凉，仿佛一把巨伞，让人
直想阴凉里坐一坐，沏一壶滚烫
的黄道茶。

我拐进玉米地里扳了两根玉
米，就地剥了玉米衣子，黄黄的粒
子莹莹地亮着，突然有些后悔，应
该连着衣子一起丢到锅笼火边烤
着吃才好，那种糯糯的焦香味已
经好久不曾尝过，想着，又扳了两
根。又到辣椒地摘辣椒，今年雨
水多，辣椒长得不是太好，听说结
果的时候雨水多，辣椒会“疯”掉，
只长叶子、禾子。早些时候，我们
回来会摘辣椒泡，最嫩的那种，用
来烧肉，是不用切开的。这时候，
是只挑红色的摘，磨酱。老公公
在一边帮着摘，笑笑的，只说：许
多，许多，都摘去。大红的辣椒闪
闪的亮着，我们擦着汗，都丢在袋
子里，沉沉的。白云悠远，人，看
看远天，看看云，心向远方去了，
看到什么也不想，不知道想了。
突然觉得好像站在自己的庄稼地

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我们一
起抬着水粪，驮着锄头，抬脚擦过
路边的草窠，草窠里的蚱蜢小虫，
四散蹦得草浪一样，他在前面除
草打洞，我跟着浇粪，听得到土地
嘶嘶的吸水声，一架的扁豆花秋
风里荡来荡去，他好像脸上带笑，
又好像没有，只是安然地做事，远
处，看得见炊烟袅袅升起，一千
年，一万年，就这样过去。小狗一
进山就换了步伐，颠儿颠儿的，在
辣椒地、玉米地、红薯地、豇豆地里
穿梭追逐闻嗅，弄一身草刺也顾不
上，那是它兴奋的表达。山野里的
气息应该留在它的血液骨子里，这
里有它的似曾相识。

晌午的时候了，有喊声，知道
是饭好了。炒好的菜都放在蒸
饭锅的锅盖上保温。木桌，条
凳，大家满满地围着桌子坐下
来。各样菜都是炒两碗，一样一
样端上来，辣椒烧肉、辣椒煎豆
腐、辣椒煎咸鱼、五月梅、豇豆、
丝瓜豆皮汤、爆炒红薯苗。红薯

苗是我们现掐的，指间还是黏黏
的白色乳汁，老公公笑，说是第
一次吃这个菜。咸鱼是菜籽油煎
的，鱼皮煎出了薄薄的壳子，可以
拿在手里撕着吃，嚼着香香的。扁
豆斜斜的剪了长丝，用红干辣椒爆
炒，碧而脆。一样的辣椒炒肉，柴
火灶烧出的味道却全然不同。一
盆焦香嘣脆的锅巴旁边摆着一盆
引汤。嫂子们大声说笑着，灶上袅
袅地冒着热气烟气，让人心里踏
实暖和。好像一起坐了很久，又
好像就是这一会儿。

堂轩里有石磨，青色，布着厚
厚的灰尘。那样一圈一圈吱呀吱
呀叫着，磨里慢慢吐出白色的黄
豆汁，红色的辣椒酱，黄色的玉米
面……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在大木盆里清洗着红辣椒，
太阳穿过天井照在盆里，一盆的
火焰。扁豆花又在风里轻摇。恍
惚里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
觉得要和它弥散在含着豆香稻香
的老屋气息里。

一架秋风
方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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